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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舒布瑞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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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贞在内蒙女监遭长期灌食迫害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全国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某教养院。二零零八年十月份，大法弟子营救因拒签所谓的“劳动考核表”而被上抻刑的学员。中共恶警认为我是带头的，把我叫到警察办公室，七、八个人同时用电棍电我。我因坚信有大法师父保护，电棍真的对我不起作用，恶警不能奈何我，说我“不导电”，就把我按在地上，把鞋脱掉，再往脚上泼水，接着再电我，我仍没反应。最后，恶警就给我也上了抻刑。


这种刑是利用上下两层床，从床头把人的上身推进去，下身在床的外面，床底下横绑着一根角铁，先把人的两条腿绑在一起，然后把腿和角铁绑在一起，两只胳膊用手铐铐在手腕上，在床的两侧吊起来，手铐固定在上床的梁上，腰直不起来，腿蹲不下，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两只胳膊上，只几分钟就大汗淋漓，全身湿透，人就被抻得昏死过去，普通人半天不到就被抻得筋断骨折，终生残废。


面对酷刑，我没有怕，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法轮佛法修炼中的历程。我体悟到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那种耻辱，我心里跟师父说：“从现在开始做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求师父加持。”这时脑子里出现“闯关”两个字，我豁出去了，一定破除邪恶的酷刑，以后不许再给大法弟子上这样的刑。我想你抻我也抻，我大声喊法轮大法炼功口令：“弥勒伸腰，抻！……放松……”当时嘴虽然被胶带封着，但却能喊出声，当喊到“放松”时，就看本来固定在上梁的手铐往我跟前窜，这时来了一个警察问我谁给你铐的这么紧，我给你松一松。以后两天两宿我感觉有人托着我的右胳膊，而我一直头枕在右臂上睡觉。抻刑没有使我屈服。


我的右半身失去了知觉，警察把我送到教养院医院，我问医生我的右侧什么时候能痊愈？医生搪塞说：“看你怎么锻炼了，一、二个月，或半年，如果不锻练十年八年也够呛。”我要求检查神经是不是坏死了，他们说没有仪器，检查不出来。其实他们知道我的右侧已经残废了。可我走出教养院后，身体完好如初。这是一个生命回归法轮佛法时的那种超然。◇











图：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自焚者”王进东的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天安门巡逻警察快速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他们一直携带着如此众多的灭火设施？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赵淑贞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被恶警从赤峰红山看守所禁闭室的铁笼子里拖出，劫持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在呼和浩特的武警医院体检时，她虽然被检查出肺结核，仍被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 


赵淑贞被投进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之后，绝食抗议，女监把她关在二监区最邪恶的牢头狱霸所在的监舍，由号长袁铁明（出了名的狱霸）看管赵淑贞。一天，副监狱长倪融香带着几十名警察来到监号，说：“我就不信不吃的，今天我给你灌下去。”然后就让犯人把赵淑贞弄到医务室，强行把赵淑贞弄倒在地上，一群人按住她的四肢和头，用一根筷子横着用力压住两个嘴角，嘴就闭不上了。倪融香把泡水的米饭往嘴里倒，用筷子往下捅，在嘴里到处捅。赵淑贞的口腔许多处被捅破，嘴角被撕裂，造成口腔溃疡。 


女监又把赵淑贞弄到监狱医院迫害。监狱医院的陪护都是犯人，有的是有内部关系才能到这里来做陪护的，不下车间劳动，减刑还快。她们给赵淑贞输不明液体，赵淑贞就拔管子，他们就再扎，并大骂。给赵淑贞灌食时，这些犯人把赵淑贞大字形捆绑在床上，在鼻孔插管子灌流食。食物灌下去就呕出来了，这些犯人就用手纸、抹布围在赵淑贞脖子周围，让呕吐出的东西顺脖子往身体上流，不给擦。罪犯蔡明英时常打骂赵淑贞，顾妩墨时常骂赵淑贞。 


赵淑贞常年被关小号，被看管不许见人，不许上厕所，不许洗漱，大小便只能忍着，只能在犯人都出工时才可上厕所、洗漱。赵淑贞只好控制喝水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每走一步都有人紧跟着，不许去洗澡间洗澡，只能在厕所里与有传染病的人一起洗。不许去库房拿自己的衣物，只能由别人代取。 


赵淑贞已出狱，但家已破碎，没有生活来源。


几年来，北


京特务还变


换着身份骚


扰其亲属，


监控赵淑贞


的电话。◇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


七年前，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九九年七月后，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遭迫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


二零零七年，张连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在国际社会曝光。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连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受内伤，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她遭到吊铐，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获悉后，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史考特告诉张连英，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连英一家的情况。张连英和牛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连英说，她被绑架时孩子才一岁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恶警不分昼夜地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折磨她的意志。张连英回忆说，在劳教所关押时，她曾九次被勒死过去。 张连英说：“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史考特听罢说：“这日子不会长了。”◇








欧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澳纽省议会研讨会  呼吁终结中共器官掠夺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晚，“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在纽省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研讨会；参与《国有器官》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纽省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 


舒布瑞吉先生在研讨会的介绍中首先谈到自己曾经在二月十九日就原有的纽省《人体组织法 1983》，向省议会提交了该法案的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 2003》。该草案中提出，禁止澳洲纽省公民与居民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受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并将对通过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获取器官的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予以定罪。 


乔高先生在研讨会上向人们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活摘器官、非法贩卖”，多数的器官是来自信仰“真、善、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乔高谈到很多人认为会有活下来的人时说：“但实际上不会有，他们不仅拿一个肾，还要把第二个肾和其它的器官都拿走，然后将尸体焚烧灭迹。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间，估计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是这样被杀死的。虽然官方表示，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只有法轮功学员每三到四个月就被检查一次身体，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健康程度，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做了发言，指出澳洲应该停止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培训。随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非法人体器官移植和贩卖的现象，但是与之不同的是，中共是在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大量的器官掠夺和向全球的非法贩卖。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为‘国家掠夺器官’，中共是系统地实施器官掠夺，他们利用医院系统、警察部门一起实施，这是国家级的。”她认为保持沉默只能助长中共活摘器官的继续和扩大。◇











■从 2001年焦点访谈中的“自焚”镜头中可以看到诸多造假疑点：上图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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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自焚”是一场骗局














